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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耶纳市政厅内为数可观的壁画中，安布罗乔·洛伦泽蒂于1338至1339年间为九人大

厅所作的系列壁画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①。对政府作出概念性的解释，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并非

一件自然而然之事。所以，这组俗称“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喻及影响”的壁画不仅是西方艺术

史上的旷世杰作②，也为欧洲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宣传史提供了以绘画讽喻政治的极佳案例。对

此，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米勒作了精辟的归纳：“要想懂得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我们为

何需要它，看看洛伦泽蒂的恢宏壁画是再好不过的方法了。”他认为，这组壁画以引人注目的

视觉形式表达了政治哲学最核心的几个理念：政府采取的形式不是预先确定的，我们可以做

出选择；我们能够知道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可以探究不同政府形式的后果，了解哪些品质

有助于构成最好的政府形式③。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中世纪的艺术基本上都是隐喻性的宗教

作品。这组壁画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但是保留下来的绝无仅有的表现中世纪世俗政府的壁画，

也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描绘市民生活风情的绘画作品，其典范意义尤其值得探究。

一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开篇将国家喻为“一件艺术品”④。11世纪末，

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开始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比萨最早在1085年任命了自己的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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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中世纪的艺术基本上都是隐喻性的宗教作品。安布罗乔·洛伦泽蒂于1338至1339

年间为锡耶纳市政厅九人大厅所作的俗称为“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喻及影响”系列壁画，不但是保存下来的绝无仅有

的表现中世纪世俗政府的壁画，也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描绘市民生活风情的绘画作品，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尤其值得探

究。这组壁画以引人注目的图像学形式，表达了政治哲学最核心的理念，为欧洲思想史提供了绘画讽喻的极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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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锡耶纳则于1125年产生了首位执政官。13世纪初，锡耶纳的执政官制被另一种更民主的政

府形式督政官制和执政委员会制所取代⑤。锡耶纳等城市共和国的诞生与发展，对于仍处在封

建制和君主制社会结构之中的西欧而言，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对当时主流的政治

理念提出了明白无误的挑战，在现代欧洲史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榜样在后来的许多方面始

终扮演着反对暴君和专制的激励者的角色”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锡耶纳共和国在九人政

府时代达到鼎盛。为了让市民了解并支持统治者的政治抉择，解释引领城市共和国政治走向

的意识形态，政治宣传是不可或缺的。“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喻及影响”壁画就是城市国家文

明鼎盛期的印证。

这组壁画的“最高立意在于表达了关于公共福祉和良好政府角色的城市共和国理念，它的

作用不仅在于颂扬锡耶纳的城市共和国，也在于教化市民”⑦。不过，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其图

像学意义一直争论不休，至今难以形成定论。但丁在《论俗语》中曾指出，为了理解一件杰作并

进而对它进行阐释，需要掌握其四重意义：“字面的意义、譬喻的意义、道德的意义和奥妙的超

意义。”⑧同样，从图像学的角度而言，洛伦泽蒂的这组壁画也蕴含着多重的象征意义与隐喻。因

为恰如瓦萨里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盛赞的那样，洛伦泽蒂不但是位绘画大师，在文学方面

同样有高深的造诣。他“不仅与那些学识渊博、趣味高雅的人密切交往，而且得以进入锡耶纳共

和国任职。从各方面来说，安布罗乔都令人赞许，他更像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一名匠师”⑨。

以尼古拉·鲁宾斯坦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组壁画是洛伦泽蒂受九人政府之命，受亚里士

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双重影响而创作的，是经过阿奎那经院哲学过滤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关

于“公共利益”与“正义”原则的寓意化的表现⑩。鲁宾斯坦认为，“公共利益”与“正义”的重要性

集中体现在九人大厅北墙壁画《好政府之隐喻》的中心构图上。该壁画右半部的长椅中间端坐

着一庄严长者，头上是四个字母C. S. C. V.，意为“锡耶纳共和体，圣母之城”（Commune

Senarum Civitatis Virginis）輥輯訛。长者的衣冠以黑白两色为主，这是锡耶纳的代表色；他左手的黄

金盾牌上绘有圣母子像，圣母正是锡耶纳的保护神；他脚边一对吸吮母狼乳汁的婴孩，则代表

锡耶纳的建城神话。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位长者仿佛“国王与耶稣的复合体”，是锡耶纳和“好

政府”的化身輥輰訛。壁画中人物的大小是由他们的重要性决定的，画中最大也最重要的人物就是

锡耶纳共和体的象征。如此一来，壁画所反映的理念就是：在共和国所奉行的价值序列中，被

供奉在主要位置的并非是统治者的利益，而是城市共同体的公共福祉，即C. S. C. V.四字所欲

强调的意涵輥輱訛。在长者的左右两侧分别排列着“和平”、“勇敢”、“明智”、“宽宏”、“节制”、“正义”

六美德化身的女神形象，其头上的三位天使象征着“信心”、“希望”、“慈爱”，这九个形象被认

为可能是指代当时的九人执政。

好政府之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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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女神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她是《好政府之隐喻》里大小仅次于“公共利益”的第二

号人物，而且体现在她是壁画中唯一两次出现的人物：坐在长椅最右边的“正义”代表对统治

者个人的德性要求，画面最左边的“正义”则代表统摄一切施政理念的基本原则輥輲訛。“正义”的这

两个面貌，恰好呼应柏拉图《理想国》中对两种类型“正义”的主张：一种是城邦的正义，确保秩

序的维系与统治的有效运作；另一种适用于个人，使其天赋得以发挥輥輳訛。在最左边的“正义”女

神，两个天平秤盘下缘延伸出红、白两色的绳子，它们在前景左侧的“和谐”女神手里交织成一

条绳索，并由二十四位锡耶纳公民（象征1236至1271年间执政的锡耶纳二十四人政府）牵引

着，联系着画面另一端位居高台主位上的长者。透过“和谐”、“正义”等物像的配置，壁画传递

出如下寓意：唯有和谐的状态才能确保正义，而正义的维系则有赖于全体公民的团结輥輴訛。如果

粗心的观众没能抓住壁画传递的信息，亦可参考壁画下方的拉丁文铭文：“在这神圣的美德

‘正义’统治之地，她使许多灵魂联结起来，创造出一种公共利益来作为他们的主人。为了统治

她的国家，她将再也不把目光从坐在其身旁的美德的灿烂脸庞移开。因此，她的胜利带来了税

收、贡品和贵族的产业；因此，没有战争，每一种公民福祉自然而来———有用、必要和幸福。”輥輵訛此

外，“正义”、“宽宏”、“勇敢”等主题还在锡耶纳市政厅内教堂前厅壁画里再次重申。1413至

1414年间，巴托罗（Taddeo di Bartolo）应锡耶纳政府委托，在此厅中绘制了多幅展现美德与共

和涵义的壁画，其中亚里士多德、老加图、西塞罗等人形象引人注目輥輶訛。此后的1529至1535年间，

贝卡福米（Domenico Beccafumi）又依据公元2世纪罗马史学家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

的著作，在市政厅内的司法大厅里创作了宣扬“正义”、“爱国”、“和谐”等主题的系列壁画輥輷訛。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在13世纪已被译成拉丁文，并在意大利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昆廷·斯金纳在晚近的研究中却认为，洛伦泽蒂的创作更有可能是受了以

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共和主义的影响輦輮訛。罗马共和主义更强调公民对共同体的权利与义务，要

求官员根据正义的指示和全体公民的意愿做出合乎国家利益的判断。斯金纳认为，以但丁的

老师拉蒂尼（Brunetto Latini）1266年面世的《宝书文库》（Li Livres dou Tresor）为代表的“执政宝

鉴”对洛伦泽蒂壁画的创作理念亦有重要的影响。因为拉蒂尼不但直截了当地重申了主要德

性的古典象征，还雄心勃勃地想为市政官的最佳施政方针提出实用的箴言輦輯訛。依斯金纳之见，

《好政府之隐喻》中心构图所要体现的，正是拉蒂尼等“前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念。与鲁宾斯

坦的诠释不同，斯金纳不认为《好政府之隐喻》中端坐的长者是共善的化身，而是象征着最能

带来共善的那类执政官。他重新辨析了经修复的这部分壁画下方的铭文，将之译为：“神圣德

性正义统治之处，众人因她团结一致，团结一致之众人，借执政官为自己创造共善。”洛伦泽蒂

告诉人们，如果锡耶纳想要享受和平与和谐的福祉，就必须保证他们的执政官真正代表着锡

耶纳人民。换言之，这幅巨大的王座人像的最终含义是在向人们展示作为最高统治者或最高

裁判者的锡耶纳形象輦輰訛。

斯金纳还主张，锡耶纳共和国颁布的各种法令和宪章也是影响洛伦泽蒂创作的思想源

头。《好政府之隐喻》不仅反映了政府该遵循的统治原则，此画所列举的各种美德也揭示了执

政官应具备的品德。中世纪城市国家自治的起始阶段仍沿用城市兴起初期的习惯法，后逐渐

形成确立市民和官员权利义务的国家章程。锡耶纳共和国在1262年、1296年和1334年，曾颁布

过三份拉丁文宪章。为了让更多的民众知晓并遵守国家的基本法则，九人政府在1309—1310

年间下令将1296年宪章译成意大利文，成为首个颁布俗语宪章的城市国家。遗留下来的唯一

一份九人委员会成员就职宣誓辞（1339年），对执政者的职责作出了清晰的界定：“这是你们履

职第一天就要遵守的誓言：你们须使伟大的锡耶纳人民处于和平与和谐的状态。你们必须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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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增进锡耶纳的福祉。”輦輱訛刻画于同一年代的《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喻及影响》壁画边框

上的文字，其实就是对这些宣誓辞及锡耶纳宪章中相关原则的重申。东墙下方的边框内文明

确提醒进入市政厅办公的锡耶纳官员道：“正作为统治者的你，让你的眼睛追随着她，追随这

里描绘出的正义。”西墙的边框横幅则警告以九人委员会为代表的执政者，“若有人想破坏正

义，就将他及其同伴放逐，以确保正义与和平的实现”輦輲訛。

此外，另有一派学者则独辟蹊径，强调对《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喻及影响》壁画的诠释不

应只停留在政治哲学层面，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一件中世纪政治神学的杰作。该壁画中

虽没有直接出现圣母与耶稣的图像，但创作者大量采用宗教的图式传统，配置基督教德性的

人物化身，使得壁画像是“放在共和殿堂中的祭坛画：一面颂扬着良好的共和体制，一面又借

助宗教图式烘衬出当局的权威”。《好政府之隐喻》右半部的构图仿佛是基督教“末日审判”图

典的世俗化版本，壁画左半部中心位置的“正义”女神头部更是环绕着一行取自于《旧约·智慧

篇》章首的经文：“统治世界的人，你应爱正义。”輦輳訛“正义”头顶天平的提把由其上的“智慧”所

持，其位置和长者头上的信、望、爱“三超德”平行。这样的图像安排其实隐含了价值位阶的排

序：“正义”的权衡须受到来自神圣世界的“智慧”的指示与启发，“智慧”才是超脱俗世价值的

最高美德。中世纪公法学家常引用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认为法律和正义的最终源头是神意，

智慧既是正义的判准，也影响政府运作。《好政府之隐喻》的宗教涵义还体现在长椅上的六位

女神身上，她们代表了统治者需具备的六种基本德性。其中“正义”、“明智”、“节制”与“勇敢”

是古典哲学的四项基本德性，到了中世纪时则被纳入到基督教的七大美德之中，成为与俗世

伦理有关的“四枢德”輦輴訛。此外，在九人大厅边上的议会大厅东墙上，还供奉着西蒙内·马蒂尼的

巨幅杰作《圣母》（Maestà，1315）。其画面正中圣母怀里小耶稣左手所持手卷，展示的同样是那

行经文：“统治世界的人，你应爱正义。”輦輵訛当时由约三百位市民组成的锡耶纳议会，每周都会在

督政官的主持下聚集在这间市政厅中最大的厅内，在圣母的凝视和“正义”的感召下商讨共和

国的大事。由此可见，九人政权其实借用了锡耶纳市民对圣母的崇拜，把城市的历史与宗教典

故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公民对国家与政权的认同輦輶訛。

二

思想史家波考克犀利地指出：“人文主义者的共和国的典型困境是：它试图在一个特殊

的、因而有限和必死的政治结构中实现价值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复兴同时带来了调

和希腊观点（人被塑造为生活在城邦之中）与基督教观点（人被塑造为生活在信上帝的共同体

之中）的问题。”輦輷訛在洛伦泽蒂的时代，许多人相信历史运动是循环的：好政府即正宗政体不可

避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滋生腐败，堕落为变态政体；坏政府虽无法容忍，却只有通过缓慢的

进程才能恢复到它最好的形式輧輮訛。锡耶纳虽是中世纪意大利最强盛的城市共和国之一，可它的

内部纷争也从未止歇。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就批评锡耶纳“具有自由政府，却被派系斗争

所骚扰。它对自由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它被公民的许多宗派和政党分割开来”輧輯訛。同时，在14世

纪的意大利还存在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僭主统治，他们的暴政所犯下的罪行也是恶果累累。与

最好政制共和自治政府相反的最坏政制即僭政，其形象就生动地再现在九人大厅西墙的壁画

《坏政府之隐喻》上。

西墙同时表现了暴君、诸恶德及政府倒行逆施之后果。《坏政府之隐喻》被放在画面最右

边，其构图形式和寓意显然是与《好政府之隐喻》相呼应的：群像中“暴君”被置于中心位置，也

锡耶纳市政厅壁画里的中世纪城市共和国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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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政府之隐喻

被画得最大；他的两侧同样各坐了三个人物，从左到右分别是“残酷”、“背叛”、“欺骗”、“复

仇”、“分裂”和“战争”。在“暴君”头上也有三个带翅的人物，由左至右分别是“贪婪”、“骄傲”、

“虚荣”。坐在长椅上的六项恶德指涉俗世律法的罪行，贪婪、骄傲、虚荣虽不会直接触犯法律，

然而倘若统治者沾染上这些恶行，国家就会陷于混乱。在诸恶德所在的高台下方，可以看到

“正义”被捆绑，地上有破碎的天平秤盘，代表着正义的覆灭。此外，尚可辨认出高台右前方有

小偷与强盗輧輰訛。如果粗心的观众没能抓住壁画传达的信息，壁画下方的拉丁铭文同样作了最直

接的说明：“在正义被束缚的地方，没有人是善的，没有法令是公正的，因此暴政横行。她为了

实行不公正，一直按照她身旁的邪恶本质行事。她驱逐那些向善的人们，把每个邪恶的阴谋家

召集到她身边。她总是保护攻击者、劫匪和那些痛恨和平的人，因此她的每一块土地都变得荒

芜。”輧輱訛对暴君和暴政的这种描绘，在14世纪的意大利其实是相当写实的。正如布克哈特概括的

那样：“较大的城市国家经常想要吞并那些较小的国家……由于这种外部的危险，也就不断发

生内部的骚乱，这种处境对于统治者的性格一般地产生了最有害的影响。掌握绝对的权力，沉

溺于奢靡和放纵自私，有遭受敌人和谋叛者方面攻击的危险，所有这些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把

他变成了最坏的名实相符的暴君。”輧輲訛

在诸恶德之中，“分裂”与“战争”的名称以俗人可懂的意大利文标明，意味着分裂与战争

是委托者锡耶纳共和国最关心之事。事实上九人执政的任期极为短暂，每两个月就须改选一

次。九人政府还经常受到派系斗争与民间暴动的威胁，政权并不稳定輧輳訛。意大利各城邦及城市

共和国内部各派系间虽不存在思想信仰上的根本矛盾，却常为了一些具体而狭隘的物质利益

争斗不息。拉蒂尼曾感叹道：“战争和憎恨已在意大利人间大为增长，在几乎每一个城市中居

民的不同派别之间都导致了严重分裂。”輧輴訛他认为城市共和国体制受到威胁的最根本原因，就

在于各自由城市因内讧而削弱到了危险的地步。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中同样哀叹意大利的

四分五裂、征战不已：“啊，遭奴役的意大利……此刻，你境内的生人还未终结无休无止的战

争；由一城一沟围起来的人，也在彼此咬。”輧輵訛

法国史学家基佐犀利地指出，中世纪的建筑模式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含有战

争的性质。“一所中世纪市民的住宅，一般有三层：底层是公用的空间；第二层为了安全的缘故

离地面很高，是居住的房间；第三层上面往往设有一个小小高台，显然是供瞭望之用。房屋两

边的角上各有塔楼一座，一般为方形，是防御的手段。整个建筑就暗示着战争。”輧輶訛不单《坏政府

之隐喻》中的暴君与诸恶德端坐在以城堡围墙区隔出的空间中，《坏政府在城市之影响》里碉

楼林立，就连《好政府在城市之影响》中也充斥着大家族自卫和打击对手的、有时高达几十米

20



的“中世纪摩天大楼”。据学者考证，13世纪锡耶纳的碉楼多达五十六座，壁画中林立的碉楼就

是那些豪门势力及其斗争的生动体现輧輷訛。

由此可见，《好政府之隐喻及影响》壁画其实是高度理想化的作品，画中传达出的和谐氛

围与当时锡耶纳的现实状况差异颇大。锡耶纳虽自12世纪起就采用共和制，但就像当时多数

的意大利自治城市一样，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政体輨輮訛，只有特定的贵族与金融世家才有参政的权

力。九人委员会长期为少数家族把持，形成某种寡头统治现象輨輯訛。在兴建市政厅的年代，锡耶纳

屡次遭遇内乱与外患，甚至使市政厅的建设在1310至1325年间一度中断。九人委员会内部斗

争也时有发生，政局并不稳定。这使得壁画中的理想城市与乡村的景象宛若现实社会的反讽，

倒是《坏政府之隐喻》可能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景輨輰訛。

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在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夹缝间求生存。争斗

中产生的圭尔夫派（亲教皇派）和吉伯林派（亲皇帝派）间的争斗绵延不断，宗族、阶级和党派

间的冲突，造成城市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极为动荡輨輱訛。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共识，城市内部的凝

聚力和整合度很低，这就为政治强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輨輲訛。到14世纪中叶，意大利已有超

过半数的城市共和国处于领主制的统治之下，以至于但丁在《神曲》中哀叹：“意大利所有的城

市，怎会充满了暴君？结党结派的粗人，怎会成为马克鲁斯的同类？”輨輳訛至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

利只有威尼斯保住了其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但此时的威尼斯已如罗斯金在《威尼斯之石》的开

篇所言，成为一座助长虚华、滋生罪恶之城。

无怪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历史给大多数欧洲近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家留下了一个灰暗

的教训：自治只是产生混乱的政治处方，要维护公共秩序，某种强有力形式的君主统治是必不

可少的輨輴訛。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表明，城市共和国接连不断地遭受党争的困扰，城市内

部贵族间、贵族与平民间、平民与庶民间的长期纷争是导致共和国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在《君

主论》中教导城邦之主同时效仿狐狸与狮子，甚至强调“君主为了维持他的国家，常常不得不

背信弃义”輨輵訛。西斯蒙第是近代首位系统研究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学者，他在十六卷巨著《中世纪

意大利共和国史》中对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之兴衰作了总体性的探究。在《有关自由人民之宪政

研究》一书中，他更是以自由派的立场对锡耶纳的九人寡头政权作了极其苛刻的批判。他认为

锡耶纳在12至14世纪间经历了七次大的政治革命，共和国内部各阶层、各派别间缺乏必要的

平衡，是导致锡耶纳共和政权不稳定和衰败的最重要因素輨輶訛。

好政府在城市之影响

锡耶纳市政厅壁画里的中世纪城市共和国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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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425年，多明我会修士圣伯纳蒂诺（Saint Bernardino）在锡耶纳市政厅广场所作的一场布

道会上，对洛伦泽蒂的这组壁画作了最早亦最详尽的描绘輨輷訛。他宣称自己在锡耶纳之外做关于

和平与战争的布道时，会想到洛伦泽蒂在锡耶纳市政厅和平厅所画的那些美丽的壁画：“当我

转向和平时，我看到商业活动、跳舞的人群、正在被修葺的屋舍；我看到工人们正在耕作葡萄

园和播种田地、骑在马上去洗浴的人群、去参加婚礼的姑娘们和成群的绵羊。我看到一个人居

于高位，维持神圣的正义。得益于此，所有的生命都处于神圣的和平与和谐之中。当我转向另

一幅壁画时，我却看不到商业活动，我看不到跳舞之人，我看见的是杀戮、正在被破坏和焚毁

的房屋，田地里没有人去耕作，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外出。男人被杀戮，女人被奸污；人们互相残

杀；正义的手足被捆绑着躺在地上。人们心怀恐惧地做着每一件事。”輩輮訛圣伯纳蒂诺在这里描绘

的，就是九人大厅东西墙壁画所谓“好政府在城市与乡村之影响”和“坏政府在城市与乡村之

影响”的主题。

在《好政府在城市之影响》中占据画面中心位置的，是九名看似女性、实为男性的舞者，他

们并非是单纯地表现城市众生相，而是有其画外之意。九位舞者在一片和平与繁荣的景象中

所表达的欢乐，也是对九人执政团成就的赞颂。他们围成一蛇形圆圈，而S状的造型可能是在

暗指锡耶纳。在14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双纽线是无限性的标志，象征着平衡和新生，具有宗教

性的隐喻輩輯訛。从图像学传统看，手拉着手跳舞的人们通常表示四季递嬗、光阴流转或生老病死

的人生历程；舞者围成圆圈状、舞蹈队伍头尾相连，则意味着时间的往复循环，也象征着和谐、

统一与永恒輩輰訛。类似的寓意可见于《好政府在城市之影响》里出现的各种纺织、耕种、狩猎等活

动中。画家看似在描绘时人生活，实则反映着中世纪流行的占星理论：人们依时序、月令而劳

动，彼此和谐有序地相互合作，共同维系城邦的运作。相较于《好政府之隐喻》宛若圣像画的画

面结构，《好政府在城市与乡村之影响》就像西方的《清明上河图》，将理想的城邦生活景致娓

娓道出，呈现出好政府的施政结果輩輱訛。

《好政府在城市与乡村之影响》壁画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乡村和城镇给予了同等的关

注，并且重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画中的城市和乡村互相渗透，形成某种协同实体的感

觉。不过，洛伦泽蒂对锡耶纳附属乡村地区的描绘，并不是为了展现一片独立的田园牧歌场

景，而是为了彰显一个对乡村有益的“好政府”。东墙壁画的主体部分表现的并不是某个月份

的景象，而是春夏两季劳动与丰收的各种场景：酿造葡萄酒（三月)、耕地和播种（四月）、骑马

（五月）、犁地放牧（六月）、收麦和钓鱼（七月）、打谷（八月）、打猎（九月）輩輲訛。画中乡村的生活和

劳动景象被联系在城市繁忙的商业场景上，两个领域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分配的整体受益者

而繁荣存在。合而观之，《好政府在城市与乡村之影响》可以说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以城市为

中心与商业化农村相联系的体系，它们与更古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共生輩輳訛。不过，壁画中不管

是城市还是乡村中的场景，都不是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的，而是从城市的视角出发的。光线的

配置也强调了城市的中心性，使光源从城市中心辐射到乡村。壁画的前景中描绘了城市，在边

缘处描绘了乡村，可见是为了对新秩序作出宣传輩輴訛。

九人大厅壁画完成前十年，在九人大厅边上的议会大厅里，1328年西蒙内·马蒂尼应九人

政权委托创作了一幅圭多里齐奥（Guidoriccio da Fogliano）的骑马像，表现了这位来自托斯卡

纳北部的雇佣军首领率领锡耶纳军队征服近郊罗卡的场景。在他志得意满的骑行形象背后，

22



显示了锡耶纳对附近乡村的圈占与统治輩輵訛。在圭多里齐奥骑马像的下方，1344—1345年，洛伦

泽蒂曾创作一幅（如今已失传的）直径十六英尺的巨幅世界地图，明确表达了锡耶纳人的世界

观。洛伦泽蒂的《好政府在城市与乡村之影响》与他的世界地图虽分居两室，却位于同一面墙

的两侧，它们在诸多方面其实是互补的。当时的观者可以站在这间市政厅内最大的大厅（寰宇

厅）的地面手动旋转地图，查看与锡耶纳相关的地理情况：“只要转动轮盘，便可以考察人类世

界，而位于核心的又总是意大利和锡耶纳。”輩輶訛洛伦泽蒂的世界地图将锡耶纳而非耶路撒冷置

于中心，这种非基督教的地图元素体现出了其独特的创意，也是14世纪中叶欧亚大陆上盛行

的世界主义的某种体现輩輷訛。

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将洛伦泽蒂的壁画视为“第一件现代意义上的风景画”，他赞誉

画中的城乡景致具有一种真实的、自然主义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它们所处的时代輪輮訛。在《好政府

在城市与乡村之影响》画面中确实有不少写实的成分：法兰西吉娜大道贯穿整个城市，画面左

上方最远处的建筑显然是锡耶纳大教堂，位于城乡之间的有母狼标志的罗马门同样真实存

在，而壁画中的乡村场景更是与今日锡耶纳周围的农村风景几乎无异輪輯訛。不过，最近亦有研究

者指出，洛伦泽蒂的创作目的是表达对和平与良好社会秩序的理想，其所绘的城市既是亦不

是锡耶纳，此画其实具有一种寓言性质。研究14世纪绘画中建筑肖像的学者曾指出：“再现与

原型之间的差异，就是理解图像的钥匙。”洛伦泽蒂正是借助将建筑的实际成分与想象成分并

置的手法，在统一的物象中表达多层次的涵义。他选择性地使用视觉真实，觅得了一条将各种

理想和社会现实结合的途径。因此在《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喻及影响》壁画中，“‘不准确’担当

了寓言模式的能指，作品得以挣脱时间束缚，体现出现实与历史的两重性。可以说，这个视觉

框架聚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輪輰訛。

除了“好政府与坏政府”（或“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这几组主题之外，我们还需注

意到壁画边缘一系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四叶草状的装饰。在北墙壁画的上缘描绘的是太阳

照耀在“好政权”上，东墙《好政府在城市与乡村之影响》上缘装饰着金星、水星、月亮，春夏两

个怡人的季节及锡耶纳盟友教皇的徽章。《好政府之隐喻》壁画的下缘则描绘了中世纪的“七

艺”。与东墙相对应的西墙《坏政府之隐喻》上缘，画的则是土星、木星、火星，秋冬两个严酷的

季节及锡耶纳敌国法兰西的徽章；其下缘则刻画了五个古老而有名的暴君，其中尼禄的名字

清晰可辨。由此可见，洛伦泽蒂的这组壁画不仅仅是一幅关于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寓言画，它还

提供了14世纪的世界性图像，其中人间的仁政与暴政、战争与和平、美德与恶行的寓意都与七

大行星和四季交替的大宇宙相一致輪輱訛。正如瓦萨里概括的那样：“在锡耶纳市政宫的大厅中，安

好政府在乡村之影响

锡耶纳市政厅壁画里的中世纪城市共和国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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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乔以湿壁画表现了战争、和平及一些不可预料的事件，绘制了一幅与其时代完全一致的

宇宙志。”輪輲訛

四

九人大厅的壁画自1339年完成之后，曾多次遭受天灾人祸的摧残（1356年市政厅底层的

监狱火灾，1368年暴动者对市政厅的破坏，尤其是1798年的地震，使九人大厅壁画严重受损），

致使锡耶纳政府不得不在1355年、1385年、1491年、1518年、1521年、1830年、1868—1870年、

1873—1880年、1951—1952年及1985—1987年间多次聘请画家对壁画进行修补輪輳訛。历任锡耶纳

政府的政治立场常常迥异，但他们都按忠于原作之原则修补壁画。1348年的黑死病使锡耶纳

受到重创，1355年九人政府覆灭后，锡耶纳再次沦入“坏政府”之手，不过洛伦泽蒂宣扬好政府

神话的壁画却幸存了下来。由此可见，“仁政”与“暴政”的寓意超越了特定政权，具有一定的普

适性，并至少在形式上为后来的历任锡耶纳政权所接受輪輴訛。相比之下，锡耶纳市政厅内其他各

厅的壁画及托斯卡纳地区其他城市市政厅的命运就迥然不同了輪輵訛。

在几个世纪的争斗之后，1555年锡耶纳最终被劲敌佛罗伦萨征服，其领土被并入托斯卡

纳大公国。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第奇家族特意悬挂在锡耶纳市政厅正立面上的家族徽章之

上，该徽章至今可见。美第奇家族征服锡耶纳之后，政治上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在1561年将

锡耶纳市议会从钟楼宫迁回寰宇厅。之后钟楼宫被改建为剧院，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功能輪輶訛。

佛罗伦萨最终战胜了锡耶纳，颇为遗憾的是，建于1299年的佛罗伦萨市政厅在瓦萨里等人的

主持下，于16世纪后半叶被整体性地改建为美第奇家族的寝宫，其内部共和时代的装饰壁画

几乎完全被颂扬美第奇家族的新作所取代輪輷訛。

虽然市政厅作为锡耶纳共和国的象征被整体性地保存了下来，其内部各厅的命运却各不

相同。市政厅西侧的督政官大厅（1330年完工）与东侧的九人大厅（1310年完工）不但兴建于不

同的年代，还互相分离、彼此无法直接进出，它们只是从外面看来才是连为一体的輫輮訛。九人大厅

的壁画虽经多次修补，至今仍保持着14世纪的面貌；督政官大厅在19世纪末被改建后，已然面

貌全非。1860年意大利统一后，锡耶纳是最早也是最衷心拥护新的民族国家诞生的意大利城

市之一。1878年为纪念意大利王国首任国王伊曼纽尔二世逝世，锡耶纳市政府决定将市政厅

寰宇厅北墙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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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间大厅敬献给他。1886至1890年间，对督政官大厅的内部装饰进行彻底改造后，此厅被

重新命名为复兴厅。大厅四壁的壁画以“自由”、“独立”、“统一”、“强大”为主题，描绘了这位重

新统一意大利的国王一生的丰功伟绩；大厅穹顶画的正中则以女神的形象来体现“自由意大

利之隐喻”，新意大利王国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穹顶画的四周逐一排列輫輯訛。如今，复兴厅和九人大

厅分别位于锡耶纳市政厅第二层的两端，从19世纪末改建的复兴厅“穿越”回保留完好的14世

纪的九人大厅，参观者仿佛经历了一场时光之旅。

1873年，亨利·詹姆斯在参观完锡耶纳市政厅后曾感叹道：“就道德和文化来说，在市政厅

的高墙后面，14世纪并没有过去……作为以无论什么代价保存下来的社会样本的热爱者，一

个人不应该成为历史感的无助牺牲品。”輫輰訛恰如波考克所预示的那样，共和主义经验的“终端产

品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社会学，它被传播给了欧洲启蒙运动和英美革命，是对共和国

致力于在世俗历史中生存而带来的挑战的回应”輫輱訛。在洛伦泽蒂完成其杰作六百多年后，有两

位美国艺术家受政府委托以“好政府与坏政府”为主题，为法院创作当代壁画：1985年，巴赫

（Caleb Ives Bach）为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联邦法院大厅创作寓意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

喻》；1996年，洛克伯纳（Dorothea Rockburne）为缅因州波特兰市联邦法院大厅创作抽象壁画

《好政府之德性》輫輲訛。由此可见，锡耶纳市政厅壁画及其所蕴含的哲理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① 画家在壁画下方署上了自己的大名。从九人政权付给画家的薪酬档案，可知这组壁画的创作年代（Cf.

Suzanne Maureen Burke,“Ambrogio Lorenzetti’s Sala della Pace: Its Historiography and its‘Sensus Astrologicus’”,

UMI, (1994): 184-189）。

② “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隐喻及影响”的名称如今已被广泛运用，却并非由画家本人命名。它最初是在 18世纪末

由锡耶纳学者兰兹（Luigi Lanzi）偶然提及，在 19世纪经德国学者库格勒（Franz Theodor Kugler）、布克哈特

等人的诠释后才被接受的。在几乎所有早期文献中，这组壁画均被称为“和平与战争”（Cf. Rosa Maria

Dessì, “L’invention du Bon Gouvernement. Pour une histoire des anachronismes dans les fresques d’Ambrogio

Lorenzetti”,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T. 165, (2007): 458-479）。

③ 参见戴维·米勒《政治哲学》，李里峰译，译林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4页。

④輧輲訛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1—5页，第8页。

⑤ Cf. Ferdinand Schwill, “The Podesta of Sie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No. 2 (Jan., 1904): 247-

264. Daniel Waley, Siena and the Siene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2-56.

⑥輨輴訛 参见约翰·邓恩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69—70页，第71页。

⑦ 弗朗索瓦·梅南：《文艺复兴的序幕：12—14世纪意大利城市的教育与文化》，傅亮译，载《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2009年第 4期。

⑧ 参见吕同六选编《但丁精选集》，燕山出版社 2010年版，第 583—584页。

⑨ 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世纪的反叛》，刘耀春译，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44页。

⑩ 详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 126—164页。

輥輯訛 锡耶纳在 1260年蒙塔佩蒂战役战胜佛罗伦萨后，便供奉圣母玛利亚为城邦保护神，故有此称。自 1279年

起，C.S.C.V.四字铭文也出现在锡耶纳发行的钱币上。

輥輰訛輫輲訛 Cf. Judith Resnik and Dennis E. Curtis, “Representing Justice: From Renaissance Iconography to Twenty-
First- Century Courthous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51, No. 2 (Jun., 2007): 145、

147, 149-150.

輥輱訛輥輶訛 Cf. Nicolai Rubinstein, “Political Ideas in Sienese Art: The Frescoes by Ambrogio Lorenzetti and Taddeo di

Bartolo in the Palazzo Pubblico”,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21 (1956): 180-189, 189-

207.

輥輲訛 Cf. Joseph Polzer,“Ambrogio Lorenzetti’s War and Peace Murals Revisited: Contributions to the Meaning of the

Good Government Allegory”, Artibus et Historiae, Vol. 23, No. 45 (2002): 71-81, 91-98.

輥輳訛 详见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40—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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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輦輴訛 详见江婉绫《中世纪末期的城市与艺术：西耶那市政厅九人议会室壁画》，载《议艺分子》（台湾）2009年第

12期。

輥輵訛輧輱訛輩輲訛 Cf. Uta Feldges-Henning, “The Pictorial Programme of the Sala della Pace: A New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35 (1972): 146, 149, 150-151.

輥輷訛 Cf. Marianna Jenkins,“The Iconography of the Hall of the Consistory in the Palazzo Pubblico, Siena”, Th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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